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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这会儿别害怕也别遮掩，
只如实地告诉我就好，让我今生得
一个大见识、解一个大迷惑。真的，

听不到你的回答，我会失眠的！”
舒莞屏咬紧牙关，拒绝引诱。

他心中隐去一句呻吟：奶娘啊，你
的眼睛看着我，你的两手牵住我，
我绝不会再次迷失。他在内心的
吟哦中抬头，看着烛光下的这个
男人，发现对方瘦削的脸上好似
有一层荧光，嘴角因为刚毅和冷

酷无情而催生出两道弧形深皱。
这人的双眼像多层套叠，又像蚂
蚱那样的复眼。这人的双唇因为
品咂了太多的滋味，显得比常人丰
厚许多，咀嚼肌格外强韧。这个男
人真的使人害怕，他不是使人着迷
就是招人仇恨，而绝无中间的选
择。舒莞屏此时让自己选取后者，

这需要当面对决的勇气。舒莞屏在
犹豫，在尝试，故意拖延时间。

大约又过去一刻钟。冷霖渡
颇有耐心地啜饮。舒莞屏嗅到了
咖啡的香气，它似乎比任何时候
都要浓烈。沙堡岛是寒湿之地，在
这里，这种西洋饮料远比香茶更

为适宜。他没有端起杯子，仿佛在
通过一场严格的考试之前不得享
用。他看到冷霖渡放下杯子，慢吞
吞地从衣袖中摸出一张纸片。舒
莞屏的心怦怦剧跳，呼吸急促。
啊，冷大人没有马上递来，只是看
了几眼，再次收回袖中。“公子，看

来我是难以听到一句真话了。我
们之间的情谊还不够深，也许我

和大公都高估了自己。不过那就
让我代你说出来吧。”他言毕，将
纸片从袖中抽出，推到他的面前。

血液涌到颈部、双颊和额头。
不错，这就是几天前的那个不眠
之夜，自己激愤中写下的一句话！
啊，他瞬间明白了在东部大营时
小棉玉的询问：还有什么遗在住

处？原来如此！他悔恨莫及，永远
不会饶恕这种粗心和莽撞。这将

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他顿时明
白了东行途中的变故：启程不久即
有武士追来，憨儿也从那时起变得

神神秘秘。显而易见，在他离开房
间不久，就有人看到了这张纸片，
接着就到了冷霖渡手中。
“‘说谎、抢劫、杀戮和交配’！

简单四项，又为‘他们’二字所领。
今夜就请公子明言相告，‘他们’
这两个字是指府中大人，抑或大
城池的所有大人？”冷霖渡目色阴

鸷，那只戴了戒指的手伸过来，食
指紧扣案几。舒莞屏往后仰去，像
被一股无形的声浪一下下拍击。
他吞吞吐吐，举起右手：“不，大
人，我是另有所指！”舒莞屏这一
刻生出急智，站起来大声回应。
“哦，指谁？”“我指朱砂滚子万东！
以及、其他、将军、都统！”

冷霖渡盯着他的眼睛。这次
对视很短，却足够凶残。冷霖渡垂
下双目，像看一件陌生之物，反复
打量自己的手，自语：“这又如
何？”连问几声，低头念道：“这又
如何啊？公子，你认为如何是好？”
舒莞屏目光投向夜色，说：“在国

师大人面前，自然无须辩言。既是
一只亡命的兔子，那就将我交给猎
手好了！”冷霖渡摇动食指：“为求
万全，我让自己的女儿亲自将公子
接回府中，一路呵护，公子啊，夫
复何言？”

舒莞屏不语。他无法揣测，却

断然不信整个事件会就此了结。

“未向大公和国师辞别，实属怯
懦。大人自会洞悉。我无法报答国
师厚遇，却与将军形同水火，是为

仇雠！”他说得缓慢而又确切。冷
霖渡一直垂首倾听，而后起身去窗
前默立，转过身来突然肩耷背弓，
像垂垂老者那样踟蹰，手抚屏风：
“我深知‘平了’舒府，对公子实为
一场大劫，尽管那里早就落入他
手。公子可想，百年府邸，终该有
个了结，犹如长梦必醒一般。凤凰

涅槃之喻实在不谬，公子何不从此
振作一番，重拓前路？武人之恶在
于粗蛮，焚火劫人劣迹斑斑，可是
事已至此，公子又何必徒留悲叹！
想你必能从宽处思忖。”说到这
里，冷霖渡托起那架八音盒子：
“这是前不久将军送我的雅玩，它
来自宫廷，后为舒府所藏。今天物

归原主，公子将它收纳吧。”
舒莞屏叮嘱新来的贴身卫

士：不得对憨儿留下的坐骑有一丝
粗鲁。卫士允诺。那是一匹灰斑老
马，而今成为新来卫士的骑乘。天
上乌云渐多，半空飞舞的枯叶如同
寒鸦。加固冬房子和预备柴炭的

人多起来。前一个冬季降临的情
形如在眼前，忙前忙后的憨儿却
不在了。新的卫士身材略显单薄，
双眼灵滑，有一双白皙的手。舒莞
屏不知此人身手如何。憨儿超绝
的滚地功和直取咽喉的旋镖，恐怕
世无二人。舒莞屏试着埋首那叠

译稿，却再也无法沉浸其中。他从

屉中找出一件仔细裹起的纸卷，那
是憨儿的终生珍藏：万玉大公绢
像。一双平静沉穆的眼睛投向自

己，似在发出询问。他用皮纸将其
遮挡。

时间变得急促，沙堡岛的秋
末初冬就是如此。一切都在归结
和寻找一个终局、一场藏匿，从动
物到人，再到植物。赤裸的枝条在
风中舞动，诉说紊乱和惧怕的心
情。舒莞屏发现唯有冷大人廊内

灯火依旧淡默威严，有一种不可挫
折的恒毅。瘦削青年偶有进出，目
无旁视。舒莞屏未知下一场叙谈
是否会在冬房子里进行，心绪烦乱
时就拨响了那架八音盒子。奇异
的乐声对抗天籁，夜晚会短一些。
不知不觉又是午夜，凌晨时分竟毫
无困意，这让他疑惑染上了夜猫子

的病菌。廊门在响，是瘦削青年！
“大人，国师让我看您入睡没有。”
“啊，好的，我即刻过去！”

舒莞屏想不到这么快被召
唤。一入屋内，即看到了比往日更
加明亮的烛光。除了红烛，还点燃
了廊柱上的海猪油灯，整个房间平

添几分喜庆。油灯散发脂腥，混合
了沉甸甸的夜气。冷大人穿了一
件深色缎衣，洁净，老式，白底高
靿软靴移动得异常轻快，欣喜不能
自掩地上前一步扳住舒莞屏的肩
膀：“公子啊！让我们免除长夜寂
寥，有一场好聊！”

（未完待续）

南归雁说：“我也不同意，可他们说这是一个
‘兴奋点’，还可以搞‘石床夜宿’开发，多凿些天床，
一晚上一张收费八百八十八，搞不好还是个‘经济

增长点’呢。并且他们集体都很坚持，你要跟我一样
觉得不妥，就改嘛！你总不能在外人面前……公开
传递出两种声音吧？”

听话听音，他听出那个应教授恐怕在南归雁面
前已经添盐加醋、上纲上线了，就十分气愤地说：
“那好吧，我什么也不说了，人微言轻，说了也白说。
就让这帮所谓的文化学者，把北斗镇弄成个阳具

吧，背靠在阳具上，再给大路上弄些阳具图腾戳着，
兴许还真能吸引来游客呢。赞成，我举双手赞成，好
了吧！”

南归雁气得嘴唇都发青了，直敲桌子说：“安北
斗，别给我来这一套。你反对归反对，可你是政府工
作人员，就得服从组织决定。”
“我没有不服从组织决定哪！你让干啥就干啥，

人家不听我的，我拿啥决定？”

“你一掺和进去，就给人家来了个全盘否定，那
是干事的态度？”
“我没听见一句与北斗七星有关的解说，就下

凡那个仙女，还是什么‘给嫦娥做饭的小厨子’。而
北斗七星是几十到上百光年以外的七颗恒星，嫦娥
是离地球才三十八万公里的月亮上的传说，这哪跟
哪呀？他们连星空的基本常识都一无所知，闹出了
真正的天大笑话，难道我不该否定？”

“你懂！你能！可已经没有时间了，只能先修修
补补，天大的事，以后再说不成吗？”
“问题是咱要褂子，要礼服，他给缝了个大裤

衩，咋补？你另找人补吧，我没办法，丢不起那人，也
伺候不起那些爷！”

气得南归雁嘴唇都在发抖了：“亏你还是老同
学，就这样跟我对着干？你知道我弄这事有多难吗？

为批项目，到银行贷款，找企业垫资，把胃都喝穿孔
了，给你们谁喊叫过一声？不支持我都成，求你别跟

我唱反调了行不行？北斗镇的 GDP 已是全县倒数
第二位你知道，再掉一位，你连副股级都不是了，就
到伙房当厨子去吧！那儿窗户大，烟囱比你那个炮筒
子还粗还长，就到那儿看星星去吧！”说完，南归雁一
脚踢开他的门，冲出去了，头差点没碰在门框上。

安北斗也很生气，可看见南归雁急成这样，还
气成那样，反倒有点想笑，但又笑不出来。南归雁毕

竟是真心想让北斗镇“跨越式发展”，看那架势把命
都快搭上了，为跑项目、贷款、资助，也的确喝得胃
穿孔、累得拉条跌膘的。全镇干部更是连轴转着，深
夜一点了，不仅各会议室全亮着灯、开着会，而且山
上也是灯笼火把的，都在三班倒地安装灯泡。他本
来是想独自上山，再好好观测几夜星空的，山一点
亮，大概什么也看不见了，可他到底还是没好意思
去。想起南归雁那样子，他也有些感动和同情，熬更

守夜的，不仅两眼布满血丝，两嘴角堆满燎泡，走起
路来也扶着腰，说是椎间盘突出了，腰上还上着箍
子呢。大家忙成这样，难道自己还真成开历史倒车
的绊脚石、搅屎棍了？他躺在床上，努力想找到自己
的位置。温如风他是不想看了，再说目前看守的必
要性也不大；解说词组也回不去了，不仅那个应教
授见他如寇仇，连组里其他人，在厕所照一面，尿没
抖利索，都扭脸走了。自己还能干什么呢？装太阳能

灯，那是技术活儿，且都承包出去了。想来想去，好
像还真只有到厨房帮灶合适。不行了自己先给自己
降一级呗！剥个葱，捣个蒜，烧个火，揉个面，帮忙架
个蒸笼，总还是可以的。听说一天光馒头都得蒸四
五千个呢。找好了位置，第二天一早，他就去伙房蒸
馍去了。

谁知一茬馍还没拔笼，南归雁又来找他。啥也

没跟他客套，就撂了一句：“到晚会组去！人多，需要
协调。记住，就是协调！人家有总策划、总撰稿、总导
演、总灯光师，你只负责协调咱们的人，跟人家搞好
配合就行了。有天大的意见给我说，不要跟人家硬
碰硬，都是省上来的大艺术家，惹毛了，就把锅彻底
砸了。”

这时大师傅喊叫拔笼，他和另一个小伙子跳到
灶台上，一格一格拔下六层笼来，又白又胖的馒头

让他还颇有些成就感。然后，他咬着一个滚烫的馒
头，就到晚会组当“协调”去了。

34《印象北斗镇》
《印象北斗镇》剧组驻扎在镇中学。除主创人员

外，还来了一百多位专业演员，但他们都住在县城
宾馆里，每日用四辆大轿车拉过来，排练完再拉回
去。而群众演员，都是当地学生和农民。好在导演要
求不高，年龄不超过六十五，没残疾，会站队，走路
可以小跑起来就行。因为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村
里留守人员以老人、中年妇女和儿童为主。整个晚
会场面很大，“花心”部分由专业人员完成。“边角

料”，也就是远处陪衬者，都是就近找来的村民。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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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个别难度较大的大件水
晶工艺品在北京、福建或者扬州
等地做，因为要请著名的雕刻大
师亲自上阵，公司的雕刻生产线
主要在淮海。千里之外的故乡产

水晶，地下的水晶储藏量占全国
的一半还多，原料供应充足，且水
晶制品的加工生产已成规模，正
在逐步进入产业化，有一大批可
供挑选的从业人员，雕刻师的手
艺信得过，正好适合杨杰的小挂
件批量生产的经营思路。

两年前，杨杰突然向几个水

晶雕刻大户收购水晶废料。那帮
哥们儿觉得这家伙头脑被驴踢
了，从来没听说过谁靠收集水晶
废料发财的。这年头逻辑很简单，
玩大的发大财，玩小的发小财，不
玩的永远发不了财；越玩越小说
明你正在退出历史舞台。可杨杰
又不像赶着要日薄西山，他的“杨

杰水晶坊”在业界虽然算不上大
码头，但也不是你打个哈欠就可
以吹跑的。他工作坊里的重头项
目设计和雕工绝对一流，最大的

特色是，在原生态的语境下让艺
术拔地而起：尽量不破坏原石的
状态，在最合适的地方动脑筋、操

刀子、出形象。有件作品叫《慈
悲》，高挑细长含杂质的原石，只
在最上端雕出一个半身佛陀，双
耳垂肩，双目微阖，双手合十，面
目从容淡定，颇有观万象聆世音
的浩荡风度；人与原石自然衔接，
剖出来的水晶表面坚决不抛光。

另有一件“杨记”作品《创世记》，
把包裹在岩石里的水晶球从中间
破开，打磨，抛光，在纯度达百分
之九十五的澄澈水晶体的右下
角，雕出一个新生不久的蜷曲婴
儿，光着小身子，小鸡鸡清晰可
见，双手抱拳，面对世界微笑地睁
开眼，脑袋和手脚和小鸡鸡用糙

面，身体的其他地方抛光，整个石
头就是包容他的房屋和世界，既
有质感又极其精致。

他们弄不明白的是，杨杰理
当越做越大，不仅生意往大里做，
作品也要往大里做，怎么冷不丁
就开始玩边角料了呢。杨杰一笑：
“哥哥们玩大的，我玩哥哥们剩下

的。”哥哥们想，那好吧，这世上
最难治的病就是自甘堕落。也可
能杨杰怕了，那更没办法，谁也救
不了，把石头往大里玩，靠的就是
个气魄：你得有为了一块石头死
的勇气，你也得有就靠这块石头
生的胆量。不就要点儿边角料嘛，

拿去，都给你。
杨杰的心思转到小的上了，

决定主攻小挂件的批量生产。从
大到小，开始的确是因为他见不
得水晶边角料的浪费。他去回龙
观的工作室，福建来的雕刻大师
老侯正在开石头。要做的名为《飞
天》，九天仙女挑起一条腿反弹琵
琶，胳膊、琵琶和那条右腿优雅地

从身体上宕开去，整个身体支棱
着，必须把多余的石头全部切掉。

这就意味着半个石头将要化整为
零。“整”是原料，“零”就成了废
料，看得杨杰心尖直颤。从小到

大，每年寒暑假他到花街，都要扛
着铁锹去运河边挖水晶，挖一两
天可能一无所获，就算挖到，多半
也是花生和花生米大小的，比现
在被机器开掉的还要小；他也是
靠着倒腾一块块水晶石头发家
的，小到数克，大到上吨；水晶是

二十三亿年前的地壳运动遗留下
来的宝物，也就是说，哪怕芝麻粒
大小的边角料，也得穿越浩瀚的
光阴才能到我们眼前，二十三亿
年，杨杰觉得仅此数字就令人肃
然起敬；他的心尖乱颤，过去怎么
就没想过善待水晶呢，吃人家的
喝人家的，买房置地也靠人家，还

可着性子糟践人家，简直罪过，心
不能安。

碎水晶落地如在哭泣，杨杰
蹲下一块块捡起来装进兜里。出
了工作室，两手就在裤兜里摸，一
直摸到家。手指头被锋利的石头
尖刺破了好几处，他盯着两手的
血对崔晓萱说：

“老婆，我要从小石头做起。”
“做什么？”
“小挂件。批量生产。”
“只挣碎银子，跟你能过上好

日子吗？”
“好日子不敢说，心安的日子

肯定没问题。”

挂件耗石少。雕完了，打磨
好，穿上漂亮的丝线就可以挂到

脖子上。最大限度地节约和利用
水晶资源固然是原因之一，以挂
件作为主攻方向还有另外的原
因，这大概是很多同行没法理解
的。杨杰私下里免不了也因此为
自己骄傲，我不仅仅是个商人，我
他妈还是个文化人呢。这些年东

奔西走，与水晶打交道，他隐隐地
认为，作为一个淮海人，作为一个

水晶从业者，他有责任通过小挂
件生产这种相对平易的方式，将
水晶这一价值尚未得到充分认知

的珍奇之物引入平民百姓的日常
生活。玉产业在这方面就很成熟，
大的做得好，小的做得也好，玉石
小挂件挂满了中国人的脖子；外
国人也认，他们来了，也尖着脑袋
买，一照相就把小挂件拿到衣服
外面，对着镜头咧开大嘴笑。他要

做水晶价值认识的普及工作。做
大件水晶工艺品的雕刻生产利润
空间当然更大，一块原石售价几
千几万，一旦经过奇绝的构思和
雕刻刀，成为精美的艺术品，就等
于坐了火箭，身价直往上跑，几十
万、几百万都不是神话。但是大件
雕刻对原料消耗极大，边角料抖

落一地全成了废品，而咱们脚底
下的水晶储量是有限的，放开来
挖，二十三年绝对挖光，经不起这
么奢华的浪费。杨杰弯腰把它们
都捡起来，我不惮于做小事，我也
不羞于挣小钱。

一个频繁出入拍卖会的大制
作水晶艺术品的商人，变成了一

个精打细算、收拾零碎的车间工
头。业界站了一排子人，看他笑
话：见过生活上堕落的，没见过生
意上堕落的。你们笑吧，杨杰觉得
值：勿以善小而不为；家有万贯，
不如日进分文。

至于在挂件里又以佛像为

主，一则跟市场有关，男戴观音女
戴佛嘛；另一个，是因为杨杰想在

红尘滚滚里过几天朴素的日子，
这几年也逐渐素食，一来二去就
有了点佛缘。当然，只是好奇，心
向往之，没信，没剃度的打算，也
没想过做居士。他就是觉得与佛
有关的东西让他内心笃定，身心
都清新爽朗。这感觉在他那个浑

浊的圈子可太难得了。
（未完待续）


